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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考察《孟子》中位于主语位置的第一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情况，旨在揭示古汉语中不同形式的第一人称

指示语与语言主观性之间的关系。 考察发现，在古汉语中，说话人可通过选择不同形式的第一人称指示语来表现不同身

份或不同视角的自我，体现出不同程度的语言的主观性。 这一发现为语言主观性思想提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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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语言的主观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是人言语时的自

我表达，这种表达在语言中的体现具有多样性，第
一人称指示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本文考察《孟

子》中位于主语位置的第一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情

况，旨在揭示古汉语中不同形式的第一人称指示

语与语言主观性的关系。
古汉语第一人称指示语有多种形式，常见的

第一人称代词有“吾” “余 ／ 予”和“我”等，以及第

一人称名词“寡人” “臣” “妾”和自称等。 一般认

为，选择哪种形式不仅与交际目的有关，也能产生

不同的交际效果。 对此，一些学者已有相关论述。
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１９９５）认为，选择第一人称代词“我”
目的是强调和对比，效果是实现主观表达；罗端

（２００９）也认为，选择“吾”而不是“我”是为了将不

同角色对立起来，产生时间和空间上的“身份隔

绝”效果；王力（２００１）则认为，说话人用自称其名

代替第一人称代词是出于谦虚的目的，达到自谦

的效果。 这些认识不无道理，很有启发。 但却有

些流于表面，未能揭示第一人称指示语选择背后

的深层原因素。 让我们先观察例①。
①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

之。”（《孟子》１２． ４）
（译文）宋荣答道：“我听说秦楚两国交兵，我

打算去见楚王，向他进言，劝他罢兵。”
虽然例①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可以看作

是将未来的“我”与此时此地的“我”进行身份隔

离，但说话人为什么能够通过使用该代词达到这

种隔离效果呢？ 再看例②。
② 尹士语人曰：“……士则兹不悦。” （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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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尹士对人说：“我对这种情况不高兴。”
这里说话人使用自称其名“士”指称自己，体

现的仅仅是自谦吗？
我们认为，无论是身份隔离还是自谦都是说

话人的自我表达，而能够实现这种表达又与语言

的主观性相关。 通过对《孟子》中第一人称指示

语的考察，我们发现从说话人自我表达的角度看，
古汉语中不同形式的第一人称指示语能够表达不

同身份或不同视角的说话人自我。 这既是表达主

观性的一种手段，也是语言主观性的一种体现。

２　 语言的主观性与说话人自我
２． １ 语言的主观性

主观性是人类作为思想者所具有的特质，这
种特质体现在语言中就是语言的主观性。 在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１９７１ ／ １９５８）看来，语言的主观性是说

话人言语时将自己看成主体的一种能力，是人的

自我意识的一种表象，即说话人自我，这种表象在

语言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指称说话人自己的指示

词（如 Ｉ，ｊｅ 等）。 因此，第一称指示词 Ｉ 和一些表

示思维活动的动词构成的主谓结构（如 Ｉ ｔｈｉｎｋ，Ｉ
ｐｒｅｓｕｍｅ 和 Ｉ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就是最典型的主观性语言，
它们表达的不是客观命题，而是说话人对后续命

题的判断、态度或评价，而这些结构中表示思维活

动的词本身并不体现主观性，“它们须与指称说

话人自己的第一人称指示词结合，并以一般现在

时的形式出现”（冯光武 ２００６：２６）。 Ｌｙｏｎｓ（１９８２）
对语言的主观性的认识同样建立在他对说话人自

我的认识之上。 他认为，人本质上是主观的，因为

我们都拥有自我，语言的主观性就是说话人言语

时的自我印记，这些印记包括说话人的立场、态度

和情感等。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 和 Ｌｙｏｎｓ 都注意到第一人称指示

语（如第一人称代词 Ｉ）编入的说话人自我，并认

为这是语言主观性的重要标识，但是他们对说话

人自我和语言的主观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有些

笼统，有待具体化。
２． ２ 两种身份的说话人自我

关于说话人自我在语言中的体现可以追溯到

罗素。 罗素（１９４０）认为，同时含有表示自身感觉

和第一人称指示词的句子（如：Ｉ ａｍ ｈｏｔ），不仅陈

述事实，而且也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受。 用 Ｌｙｏｎｓ
（１９８２）的话来说，类似的句子，语义上既有客观

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 客观的一面是句子的命

题内容，即该句子有某个特定对象，这个对象有某

种感觉（如感觉热），是一个非真即假的命题，这

是客观的自我。 主观的一面是，当说话人说出这

个句子时，表达的是他自己的主观感受，这便是主

观的自我。 英语中并没有某种语法标记分别标识

这两种自我，但在有些语言中是有体现的。 比如

Ｋｕｒｏｄａ（１９７３）注意到，日语中说话人可以分别使

用 Ｗａｔａｓｉ ｗａ ａｔｕｉ 和 Ｗａｔａｓｉ ｗａ ａｔｕｇａｔｔｅ ｉｒｕ 两种包

含第一人称指示语的句子来表达 Ｉ ａｍ ｈｏｔ 这一意

义，前一句中的 ａｔｕｉ 是“热”这一含义的形容词用

法，后一句中 ａｔｕｇａｔｔｅ ｉｒｕ 是其动词用法。 Ｋｕｒｏｄａ
认为，在动词用法中说话人自我呈现分裂状态，即
此时话语中同时存在两种说话人自我。 一种是感

觉到热的说话人，此时说话人是这一事件的亲历

者；另一种是观察前一主体的说话人，此时的说话

人既是观察者又是陈述者。 Ｌｙｏｎｓ（１９８２）把这两

种情况区分为亲历者自我和观察者自我，并用例

③和④来说明。
③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④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ｍｙｓｅｌｆ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在 Ｌｙｏｎｓ 看来，③和④虽然结构相似，但语义

对立。 ③体现的是说话人的亲历者视角，具体来

讲就是，说话人说③时，他是作为事件亲历者在陈

述自己关灯这一事实，描述的是他关灯的自身经

历，此时现身的是说话人主观的自我。 ④体现的

是说话人的观察者视角，具体讲就是，说话人说④
时，他凸显的身份并不是关灯这一事件的主体，而
是一个以非亲历视角观察该主体的主体。 换言

之，此时说话人只是作为旁观者提及了关灯时的

自己，言语主体不再以事件亲历者身份出现，而是

以观察者身份出现。 如此理解，④不仅在语法结

构上接近下面的⑤，语义上也与⑤更为接近。
⑤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ｙｏｕ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④中的 ｍｙｓｅｌｆ 一词的角色与⑤中的 ｙｏｕ 相

当，都是被观察者。 这两个例句中 Ｉ 所记得的内

容都可以理解为说话人自己所观察到的客观事

实，即我记得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关了灯。 ④和⑤
的不同只在于关灯的主体，前一句是说话人自己，
后一句则为说话人口中的 ｙｏｕ． 因此④与⑤一样，
现身的也是说话人的观察者自我。

２． ３ 两种身份的说话人自我与语言的主观性

Ｌｙｏｎｓ 关于说话人两种不同身份的自我，是
其语言主观性理论的基础，但他没有进一步阐释

不同身份的说话人自我是如何与语言主观性产生

联系的。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关于感知主体视

角和语言主观性关系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

种联系。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认为，语言主观性与视觉的主观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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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似性，作为感知主体的说话人具有两种视

角，即观察者视角和自我中心视角。 如图１ 和图２

所示。

图１ 　 观察者视角

图２ 　 自我中心视角

图１ 中，说话人是观察主体，是完全主观的；
而图２ 中说话人则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观察主体，
又是观察这一主体的主体。 此时说话人自己也是

被观察的对象，说话人主观性降低，但语言的主观

性增强。 这种关系在语言中的体现，可以用例⑥
和例⑦来说明。

⑥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ｗｒｏｔｅ ａ ｎｉｃｅ ｂｏｏｋ．
⑦ 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ｗｒｏｔｅ ａ ｎｉｃｅ ｂｏｏｋ．
说⑥时，说话人只是叙述主体，而说⑦时，由

于使用 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说话人不仅是叙述者，也是

被提及和观察的对象，说话人主观性降低，但语言

的主观性增强。
与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提出的两种观察视角相类似，说

话人在使用含有第一人称指示语的话语时，也可

能编入两种形式的说话人自我，即 Ｌｙｏｎｓ 所说的

亲历者自我和观察者自我。 当话语中编入的是亲

历者自我时，说话人通过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确

立自己的主体身份，此时他叙述的是自己作为行

为主体的主观经历，话语是完全主观的。 如图３

所示。

图３ 　 亲历者自我

图４ 　 观察者自我

而当说话人以观察者自我的身份现身时，说
话人不仅是亲历事件的主体，也是客观观察这一

主体的主体。 也就是说，此时的说话人自己也变

成被观察的对象，而观察主体正是说话人自己

（如图４ 所示）。 此时的说话人具有双重身份，其
亲历者自我和观察者自我同时现身，主观参与的

说话人自我与客观观察这一自我的自我共存，说
话人主观性降低，语言主观性增强。 按照这一思

路，在例③和④中，前者（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编入的是说话人的观察者自我，说话人

主观性最强，而后者（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ｍｙｓｅｌｆ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编入两种不同身份的说话人自我，
即关灯的主体和观察这一主体的主体， 这时说话

人的观察者自我更为凸显，说话人主观性降低，语
言的主观性增强。

总之，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对感知主体视角的主观性的

认识，帮助我们确立说话人两种不同身份的自我

与语言主观性之间的联系，也为考察古汉语中位

于主语位置的第一人称指示语的主观性提供理论

基础。 以下我们以《孟子》中位于主语位置的第

一人称指示语为例，分析和讨论它们与语言主观

性之间的关系。

３　 《孟子》中的第一人称指示语
《孟子》中出现在主语位置的第一人称指示

语共 ７ 种，可区分为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一人称名

词两种形式，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孟子》中第一人称指示语

第一人称指示语 分类

我

吾

予

第一人称代词

寡人

朕

臣

自称其名

第一人称名词

　 　 ３． １ 第一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在古汉语中较为常见，常用的

有“吾”“我” “余”及其变体“予”等（王力 ２００１：
３４４），但《孟子》 中第一人称代词“余” 仅出现 １
次，且仅作为复指宾语出现，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

内。 本文涉及到的《孟子》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有

“予” “我” 和 “吾”，在现代汉语中均可体现为

“我”，如⑧―⑩所示。
⑧ 予助苗长矣。 （３． ２）
（译文）我帮助禾苗长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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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动心。”（３． ２）
（译文）孟子说：“不，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

心了。”
⑩ 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 不直，则道不

见，我且直之。”（５． ５）
（译文）孟子说：“我现在可以见他了。 如果不

直言，真理就不能显现，我姑且直截了当地说。”
“予”是“余”的变体形式，常见于宾语位置，

但也有例外，如⑧中“予”是作为主语出现的。 较

之“予”，“我”和“吾”是更为常见的第一人称指

示语。 关于‘吾’，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１９９５）认为，说话人

选择该第一人称指示语是因为他有主观想法要表

达。 比如，以上⑩中，“吾”表示说话人主观上有

会见客的愿意。 关于“我”和“余 ／ 吾”的区别，罗
端（２００９：６６）在考察先秦汉语人称代词系统演变

时指出，《孟子》所属的东周时期是古汉语第一人

称代词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为商

朝时期和西周时期），此阶段二者的差别已经不

能用语义或词形变化的标准来衡量，而是“已经

构成了话语的事实”。 这一事实就是当说话人使

用“吾”或者“余”自我指称时，表达的是“我此地、
此时说话”。 这便能解释为什么战国文献中，若
是对话，说话人只用“吾” 来表示当时当地的自

己，而用“我”来表示跟当时当地的自己相对立的

角色。 例如，以上例⑨中孟子指的就是与此时此

地的自己相对立的 ４０ 岁时候的自己。 而例⑩中

“吾”则与“我”相对，“吾”指代此刻愿意见夷子

的孟子和正在生着病的孟子，而“我”指代病好后

会去拜访夷子的孟子。 这两种自我是一种互相对

立和隔绝的关系。
３． ２ 第一人称名词

除第一人称代词外，古汉语中还有一定数量

的非人称代词可用作第一人称指示语，如“寡人”
“孤” “臣” “妾”和自称其名等。 它们不是代词，
属于名词范畴（王力 ２００１：３５８ － ３５９），本文统称

为第一人称名词。 《孟子》中处于主语位置、用来

指称说话人自己的第一人称名词有“寡人” “臣”
“朕”以及自称其名。 例如和中，说话人分别

使用“寡人”和自称其名指称自己。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２． ５）
（译文）王说：“我有个毛病，我爱钱财。”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离所不识也。”

（１２． ８）
（译文）慎子勃然不高兴地说：“这可是我所

不知道的。”
“寡人”等词多限于特定身份和职位的说话

人使用。 例中说话人是齐宣王，他用“寡人”指

称自己，具有自谦色彩。 自称其名指说话人不用

第一人称代词而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 使用

名字自称时，其指称层面的意义是次要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产生一定的语用效果。 以为例，说话

人为墨子弟子禽滑厘，他不用常见的第一人称代

词而选择自称其名，除了表示谦虚的态度外，也表

示出一种疏离和轻蔑的态度。

４　 《孟子》中第一人称指示语及其主观性
以上讨论过《孟子》中不同形式的第一人称

指示语的用法和语用功能，还未揭示这些差异背

后的深层原因。 为此，我们将从说话人的角度，结
合不同身份的说话人自我，探讨《孟子》中说话人

如何通过主语位置的第一人称指示语的选择来实

现主观表达。
４． １ 《孟子》中第一人称指示语中的亲历者自我

《孟子》中，说话人用第一人称代词“吾” 和

“予”来表现亲历者自我身份。 如前所述，按照罗

端（２００９）的观点，说话人用“吾”而不是“我”指称

自己，表达的是此时此地的“我”。 换句话说，用
“吾”表明说话人是从事件亲历者的视角与听话

人进行交际的，他 ／ 她是以感知者和事件参与者身

份现身的。 例如：
 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

子不来！ （５． ５）
（译文）孟子说：“我本来打算见他，可我现在

还病着，等我病好了，我就去见他，夷子不必来

了。”
此处，墨家学派的信奉者夷子想通过孟子的

学生徐辟求见孟子，孟子回答时，两次使用第一人

称代词“吾”来指称此时此地的“我”，即此时有心

面见客人的“我”和此刻患病的“我”。 此时的说

话人孟子从事件亲历者的角度来表明自己此刻愿

意接待客人的心意和陈述自己正在生病的事实。
可见，“吾” 是具有一定主观色彩的第一人称揭

示语。
第一人称代词“予”的用法与“吾”类似，如

所示。
 予助苗长矣。 （３． ２）
（译文）我帮助禾苗长高了。
此处，说话人以事件亲历者的视角陈述自己

帮助禾苗长高这一事实，强调自己亲自经历和参

与，现身的是亲历者自我。 从例和可以看出，
“吾 ／ 予”的用法表明说话人不仅能够通过言语活

动本身来确立自我，还能通过选择自我指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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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现自己的亲历者自我。
４． ２ 《孟子》中第一人称指示语中的观察者自我

《孟子》中，说话人通过第一人称代词‘我’以

及自称其名体现自己的观察者自我身份。 第一人

称代词“我”的用法在以上中已有体现。 此处，
说话人孟子分别用“吾”和“我”两种不同的方式

指称自己，可见第一人称代词“我”在本质上与其

他第一人称代词是存有差异的。
首先，从语法角度看，当“我”和“吾”同时出

现在话语中时，“吾”可以看作具有一定主观色彩

的第一人称指示语，而“我”可以用作表示强调或

对比效果的第一人称指示语。 以上面为例，其
中“我”与“夷子”形成对比。 具体说来就是，“我

且往见”中“我” 与需要面见的对象夷子形成对

比，同时与说话人孟子的“往”与夷子的“来”形成

的对比相呼应。 这就是说话人选择第一人称指示

语“我”而不是“吾”的原因之一。
其次，从功能上看，第一人称指示语“我”具

有身份隔绝功能，体现时间或空间上被隔离的

“我”。 同样以为例，其中孟子表达的是：（此时

此地的）我本来愿意见夷子，但是（此刻的）我正

病着，等病好了，（那时的） 我会去拜访夷子的。
此处，第一人称指示语“我”具有一定的身份隔离

功能显而易见。
最后，从说话人自我的角度来看，说话人使用

第一人称指示语“我”指称自己时，话语中编入两

种身份的说话人自我：亲历者自我和观察者自我。
这揭示出第一人称指示语“我”所具有的强调对

比和身份隔绝功能的深层次原因。 例如，从中

“我且往见”这一陈述可以看出，此时说话人孟子

既是叙述的主体，又是被提及和观察的对象，即未

来病痊愈后会去见夷子的“我”。 可以看出，此处

说话人观察者自我的出现使整个话语中的说话人

具有亲历者自我和观察者自我的双重身份。 正是

这种说话人亲历者自我和观察者自我共存的现

象，造成由第一人称指示语“我”所带来的强调对

比和身份隔绝的效果。 此时，说话人主观性降低，
语言的主观性增强。

除陈述句（如）外，第一人称代词“我”在假

设句中也可以以观察者身份出现。 以为例。
 孟子曰：“……我得志，弗为也。”（１４． ３４）
（译文）孟子说：“我得志的话，不会这样做。”
此处，“我得志” 中的“我” 并非此时此地的

“我”，而是说话人假设的、日后得志时候的“我”，
是说话人以观察者视角描述和刻画的可能情况下

的“我”。

除了第一人称代词“我”外，《孟子》中第一人

称名词（如自称其名和“寡人”“朕”“臣”等）也都

涉及到说话人的观察者自我。 以自称其名为例，
通过自称名字的方式指代自己时，说话人将自己

当作观察者看待，从而实现从“自我”到“他者”的

角色转变。 通过自称其名，说话人作为观察者对

命题内容进行陈述，体现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和

评价。 以和为例。
 尹士语人曰：“……士则兹不悦。” （４． １２）
（译文） 尹士对人说： “我对这种情况不高

兴。”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４． １２）
（译文）尹士听到这些话，说：“我真是个小人

呀！”
此处，尹士以为孟子是因为得不到赏识而离

开，这让他很是失望。 而后，当他听到孟子的辩解

后发现自己对其存有误解，便不由感慨说，“我真

是个小人啊”。 不难看出，例和中自称其名

的语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别。 例中，尹士所言的

命题本身传达出他对孟子的行为的不满和谴责，
但第一人称名词“士”与第一人称代词“我”类似，
具有一定的身份隔离效果。 具体来说，通过自称

名“士”，说话人尹士可能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对

事态进行描写，展现出自己与该事件隔绝的态度。
同时，通过设定自己为观察者，说话人从心理上将

自己在身份和品格上与他所不齿的孟子这一类人

区分开来，其语言效果与现代汉语中的“我尹士

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套”相近。 例中，说话人通

过自称其名表现出谦卑的态度，又通过把“自我”
看作“他者”传递对所述命题的对比和强调的态

度，侧面表明说话人尹士与孟子在思想境界方面

的差异，是比较诚恳的自谦和自责行为。 由此看

来，笼统地认为第一人称名词的用法凸显说话人

的自谦色彩并不恰当，第一人称名词在话语中也

可达到所谓身份隔离的效果。 归根结底，这与说

话人自我在话语中呈现的视角有关。 说话人选择

第一人称名词形式的指示语，呈现一个具有双重

身份的“我”：亲历者自我和观察者自我。 此时话

语中现身的不仅是主观参与该事件或事态的主

体，更包含一个以客观评价者身份出现的主体。
说话人通过凸显观察者自我这一视角以达到自谦

或身份隔离的效果。 此时，说话人具有客观性，但
语言的主观性反而增强。

换言之，当说话人使用第一人称名词自称时，
其指称层面的意义往往是次要的，凸显的是其评

价功能，即说话人意图通过第一人名词的使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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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命题意义之外的表达，这说明代词的功能不

仅是指称某个对象，而且能体现言语的自我中心

性（李洪儒 ２０１８）。

５　 结束语
本文对《孟子》中主语位置的第一人称指示语

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考察。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古

汉语中说话人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第一人称指示

语呈现两种不同身份的自我，即亲历者自我和观察

者自我，从而实现不同程度的主观性表达。 分析表

明，当说话人以观察者自我的身份在话语中现身

时，相对应的指示语在话语中不仅具有指称功能，
也兼有评价功能，这两种功能在古汉语第一人称指

示语的使用中互相共存、互相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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